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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歌——以爱为题

导演对电影主题思想的把握能力最

能体现导演的艺术水平，因此，主题思想

的表达历来是战争片的“兵家必争之

地”。纵观世界战争片的发展历史，“消

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反思战争对

人性的摧残”和“拯救生命，重建英雄叙

事”等闪光思想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电影主题。新

中国电影的战争片同样是在历史进程中

不断发展变化的，对战争片主题思想的

把握始终是电影导演核心创造力的集中

体现。

中国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创作从

1953年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就逐步开始，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历史时期。前期是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代

表作是脍炙人口的《上甘岭》《英雄儿

女》，主题就是歌颂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从

2020年起，我国电影界陆续创作了《金

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

手》等战争大片，在社会上激发了广大人

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潮。《志愿军：雄兵

出击》虽然公映略晚于前几部，却能在这

一拨爱国主义大片热潮中独立潮头，撑

起了中国战争片新英雄主义叙事的大

旗，其最重要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立意深

刻，主题思想直指人心。

战争就是冲锋陷阵，炮火硝烟和英

雄牺牲构成了战争片的主要内容。与以

往同类题材电影表达的抗美援朝保家卫

国的英雄主义主题不同，《志愿军：雄兵

出击》全片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无时

无刻不在表达着“珍爱生命”的主题思

想，使得这部电影在抗美援朝战争大片

中独树一帜。

从影片开始到政治局会议上举手通

过抗美援朝决议，毛泽东正式宣布“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为止，导演花了整整 30
分钟，从叙事上解决了“要不要出兵”“为

什么要打这一仗”的问题。定调子的戏

是十一国庆节晚上，天安门城楼里毛主

席与林巧稚大夫的对话，毛泽东问：“如

果有一天，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你们

协和医院，告诉我，你会怎么办？”林巧稚

大夫坚定地回答：“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

所有的孩子们。”林大夫用生命保护孩子

的这句话，坚定了毛泽东出兵的信心，为

了保卫刚满周岁的新中国，为了保卫全

国孩子们的生命，下决心抗美援朝保家

卫国。

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告诉我

们，珍爱生命，为了捍卫中国人民的生存

权，我们不得不奋起参战，这是电影长达

30分钟的序幕讲述的主要内容，也是贯

穿全片的主题思想。好电影的主题思想

必须贯穿始终，必须体现在所有的人物

行为动作上，体现在重要的情节事件

中。影片结尾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

指导员在最危急的时候命令年轻战士下

去，“他还是个孩子，给三连留个种子”，

表现的还是对生命的珍爱。“珍爱生命”

是这部电影贯穿始终的主题思想，贯穿

在影片的每一个情节中闪闪发光。这也

是它与同类题材作品主要讲述“消灭了

多少敌人”“占领了什么战略要地”的最

大不同之处。

影片中彭德怀执意提前入朝了解敌

情，对阻拦他的李参谋说：“我是志愿军

司令员，谁能代替我？我不过江，怎么了

解前面情况，怎么指挥作战？怎么对几

十万部队的安危负责？”让人泪目的是，

彭大将军不顾个人生死孤身入朝，为的

是几十万部队战士的生命安危。无独有

偶，贻误战机几乎被彭总“军法从事”的

梁兴初军长，他检讨自己“错在我一个心

思，熙川有个美军团，我想准备准备。准

备结实了我再打，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

们牺牲的人太多了。战士们仗都已经打

到看见新中国了，看见好日子了”。他的

话不仅让旁边的李参谋哭出了声，也让

彭总释怀，他缓缓道出了这部电影的主

题：“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

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

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

们付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大公

无私不怕个人牺牲的精神，点出了抗美

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为了新中

国的生存，为了孩子们的生存。

只有具备高屋建瓴的主题思想把握

能力，导演才能创作出一部留得下传得

开的艺术精品。在众多同类题材问世之

后，再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创作《志愿

军：雄兵出击》，其重要意义就在于，这部

电影最全面最准确地用电影艺术形式阐

述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历史

意义。这部电影是一首中国人民的生命

赞歌。

史诗风格——以诗为骨

毫无疑问，《志愿军：雄兵出击》的艺

术风格是英雄史诗。

诗与散文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押韵、

分行等技术技巧。诗首先要有诗意，所

谓诗意是词语给人带来的联想，在读者

心灵上激起的火花。电影的诗意来源于

电影叙事给观众造成的视听冲击力和艺

术想象力，而构成史诗电影的第一要件

是电影叙事框架和时空结构必须超乎寻

常，迥异于常规叙事电影。

《志愿军：雄兵出击》由多视角并行

叙事结构而成。电影从毛泽东访问苏联

归来的火车上开始，围绕毛泽东主席如

何在愁肠百结中下定决心，出兵朝鲜，运

筹帷幄指挥朝鲜战场和纽约联合国双线

作战，这构成了电影的“领袖叙事”线索，

让观众从中南海的角度了解了抗美援朝

决策的全过程，叙事具备宏大的国际视

野；由 38军 113师三连全体战士、毛岸

英、杨三弟等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志愿

军英烈组成的战士群像，他们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英勇献身精神，用鲜血和生

命赢得了这场在武器装备上“不对称战

争”的胜利，他们的行为动作构成了电影

的第二层叙事——“英烈叙事”线索；从

彭德怀、梁兴初、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

尹，到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伍修权将

军，这批身经百战的我军指挥员英勇果

敢，以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执行党中

央毛主席战略决策的坚定决心，构成了

电影的第三层叙事——“指挥员叙事”线

索。电影中三层叙事交织重叠，环环相

扣，共同谱写了上下一致、生死同心的英

雄史诗。

所谓史诗，古今中外都是“英雄拯

救”叙事，为了族群乃至人类的生存，英

雄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歼敌，拯救大众。

《志愿军：雄兵出击》讲述的是领袖与普

通士兵同心同德，共同拯救刚满周岁的

新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献身故事，老一代

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儿子，年轻一代为

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共同为后代

打出了一个和平的生存空间。这是拯救

新中国的英雄史诗，也是拯救下一代生

命的英雄史诗。

《志愿军：雄兵出击》的时空结构特

点是跨地域的和超时间链条的。

从空间上看，中国、朝鲜是故事的主

要发生地，但朝鲜战争的起源却是美苏

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争霸暗战，因此美

国和苏联也是影片叙事空间的构成要

素。日本东京作为美国太平洋战略指挥

枢纽，也时有出现。这些空间在电影中

不断跳转，给观众带来了类似“上帝”的

超级视角，可以俯视全球战略的瞬间变

化。第一次大的空间转换是影片开始后

不久的第三场戏，李默尹参谋来到军委

作战部，一位领导告诉他“朝鲜打起来

了”。接下来就是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

民军举旗前进的镜头。然后周恩来向毛

泽东汇报朝鲜战局的国际反应，毛泽东

说：“美国人会遵守这些规定么？它喜欢

把手伸得很长，历来改不掉的毛病。”镜

头马上切到华盛顿，杜鲁门发表讲话，三

个镜头过后，镜头又切到北京，军委作战

部的参谋们在监听杜鲁门讲话。不断跳

转空间的方式很容易破坏电影叙事节

奏，在常规电影中并不多见，但《志愿军：

雄兵出击》一开始，就把“空间大挪移”式

的叙事结构推到观众面前，然后不断重

复出现，从而形成了“叙事惯例”，确立了

在空间场景不断转换中快速推进叙事的

艺术风格。导演的目的不仅仅是讲清楚

故事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

诗化的节奏，让观众在不断目睹空间大

跳跃的同时，感受到当时紧张激烈的历

史脉动。

虽然电影的时空提示字幕不断告诉

观众，电影中事件的进展是按时间的顺

序编排的，但超越时间链条的束缚、打破

事件发展的自然时间顺序去讲述，才是

这部电影最显著的史诗化艺术特征。

故事按时间顺序排列是“决策出征”

“入朝首战”“抢占三所里”和“松骨峰阻

击战”四个大事件板块，以及联合国“大

闹天宫”一个平行事件。在每个事件中，

导演又穿插大量的“逆时叙事”。比如在

影片开始“决策”阶段，毛岸英来中南海

告别，为了不打扰父亲开会，特意让秘书

带话，这段超常的“逆时”镜头剪辑极富

有感染力，毛岸英与叶子龙说“帮我给爸

爸带个话”，然后镜头马上切到毛主席在

办公室深夜小憩被叶子龙叫醒的镜头：

“主席，刚才岸英来了，他守纪律，没有打

扰你，让我带个话……”此时，镜头又切

回到刚才的时间，毛岸英的近景：“告诉

爸爸，他 28岁去上海干了大事，我今年

也 28岁了。”镜头再次切回到毛主席近

景，他微微一笑。这个逆时间顺序剪辑，

把毛岸英请叶子龙给父亲带话，剪辑成

为毛泽东、毛岸英父子二人的对话，这真

是个神来之笔，感人至深。这种“逆时叙

事”在电影中比比皆是，与平行、交叉、倒

叙等剪辑手法一起，创造了整部电影的

时空逆转和交错的史诗般叙事结构，电

影的诗意表达，动人心魄。影片结尾，松

骨峰阻击战结束后，唯一活下来的副连

长孙醒跑到已经牺牲了的连长、指导员

面前，镜头突然切回到最后一次阻击战

斗打响之前，指导员急切地叮嘱：“只要

咱们三个还有一个活着，就得把三连剩

下的人带回去，你们得答应我!”这样的

逆时叙事，像重锤敲击人心，他们是在为

活着而战，为生存而战，观众此时泪如泉

涌。

铁血丹心——以情动人

作为观众，可能《志愿军：雄兵出击》

给你印象最深的就是激情澎湃、血脉贲

张，电影放映时，无数具有爱国心的观众

无不为影片的激情所打动，泪流满面。

从影片开始到剧终，热血激情始终充满

胸怀，眼泪始终在眼眶中打转，哽咽不断

冲击咽喉。

电影中的所有人物形象都是在观众

情感共鸣中塑造的。电影塑造毛泽东的

人物形象，首先是强化了他的诗人气

质。影片一开场，他从苏联回来正好赶

上中南海丰泽园海棠花开，电影的第一

句台词是毛泽东说：“花开了呢!咱们是

冬天走春天归，冬去春来。”这富有诗意

的台词，特别符合毛泽东出口成章的诗

人性格。随后镜头从中南海升起，北京

城普照在朝霞中。

电影情景交融，声情并茂。历史真

实就是毛泽东去苏联艰苦谈判几个月，

回到家正好春暖花开。创作者用诗化的

台词和镜头语言，简练准确地确立了毛

泽东诗人的性格。接下来围绕出兵朝鲜

的决策过程，集中塑造了毛泽东高瞻远

瞩的伟人风范。他的儿子成为彭德怀的

第一个战士，入朝一个月就英勇牺牲，毛

泽东为国家为民族，奉献出自己心爱的

长子，这成为影片前半部最打动人心的

故事。毛岸英的英雄形象塑造与年轻战

士杨三弟的命运紧紧扣在一起，这是影

片中十分精彩的一笔。毛岸英牺牲是历

史真实事件，而杨三弟是虚构人物，编导

巧妙地将二人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毛

岸英帮助杨三弟从心理困境中走出来，

二人成为好朋友，促膝谈心，这使得毛岸

英的形象更加丰满完整，建立了英雄叙

事的亲近性和共鸣点，为歌颂毛岸英的

牺牲精神和毛泽东的伟大奉献奠定了坚

实的情感基础。

铺垫和因果关系的设置，构成了影

片催人泪下的重要艺术手段。彭德怀先

是严厉批评梁兴初贻误战机，几乎要“挥

泪斩马谡”。而 38军在强渡大同江、奔

袭三所里、血战松骨峰，连续取得重大胜

利之后，彭总口授嘉奖令，喊出著名的

“38军万岁!”，此时观众潸然泪下。这里

许多的情节和台词都是历史真实发生过

的事情，导演在情节设置上采用铺垫手

法，先抑后扬、环环相扣，叙事艺术手法

运用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虚构人物李

默尹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穿针引线作

用，没有这个人物，电影在领袖与战士之

间的来回跳切就会显得唐突，缺乏依

据。正是这位从军委作战部派到基层了

解战情的老参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把

电影跨地域、跨层级的战争叙事拧成一

体，中国人民军队上下一心、官兵一致的

红色基因得以彰显。李默尹作为虚构人

物，在众多历史真人面前如何避免标签

化僵化，如何把人物塑造得感人立体鲜

活，主创着实下了苦功夫。除了会打仗

能带兵这些看家本领之外，李默尹的人

情味描写尤其突出。他爱兵如子，从前

线带回了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新兵杨三

弟，给他创造了在总部工作疗伤的机会；

他听到梁兴初的检讨而默默流泪，从而

唤起了彭德怀的恻隐之心；最重要的是，

他给女儿李晓写的信被彭总看到，为后

面李晓随伍修权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做了重要铺垫。当观众看到父亲在松骨

峰浴血奋战、女儿在联合国为新中国发

声，父女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让观众获

得了强烈的爱国主义震撼和情绪共鸣。

同时，这个父女情也给电影的平行交叉

剪辑提供了重要的叙事依据。电影在战

场和会场两边频繁的交替剪辑，不是简

单的剪辑手法炫技，电影结尾的平行剪

辑将观众的爱国主义情绪推向高潮。

《志愿军：雄兵出击》场景的设计不

局限于生活真实，许多场景重点强调了

抒情色彩和意象化特征。影片第一大段

毛泽东“决策”过程中多次出现的中南海

会议室，用五星红旗做成一面墙大小的

屏风，毛泽东来回踱步，思考决策，整个

房间显得宏大庄严，气象万千。这个设

计不一定符合生活真实，但五星红旗将

这段戏的主题思想写意化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看上去与叙事内容十分贴合，毫无

违和感。松骨峰阻击战场景中最重要的

场景设计是那棵树，在敌人炮火的反复

轰炸下巍然屹立，导演反复给这棵树镜

头，直到最后胜利到来之时，白雪覆盖了

树梢，指导员牺牲在树下，像大树那样巍

然不倒。志愿军烈士们的英勇无畏精神

在大树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高大辉煌。

电影中人物关系的描写，几乎都是

围绕家国情怀展开的。李晓在联合国同

声传译室，把随身携带的钥匙放在显眼

的地方，“这是我家门钥匙，还有一把在

我爸爸手里，他在朝鲜。”代表团翻译唐

笙女士的戏不多，但她的一句话“抗战开

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也想有你

这样一把钥匙”让观众落泪。家国情怀

是电影中所有人战斗牺牲的心理支柱。

起伏跌宕——以心为节

所谓电影节奏，就是观众看电影时

随着情节推进而不断变化的“呼吸起伏，

心率脉动”，好的导演总是调动各种艺术

叙事手法，不断操控观众的内心波澜。

近年来高节奏叙事已经成为主流电影的

基本叙事法则，这很像说相声“话不能落

地”，也就是电影叙事进程必须环环相

扣，不断推进，让观众目不暇接，没有喘

息的机会。

仔细分析《志愿军：雄兵出击》，全片

两个小时10分钟左右的正片内容，前30
分钟都是“文戏”，描写决策过程。真正

出现战火是从第 35分钟李默尹追随彭

德怀过江开始的，打响渡江第一枪是在

第 43分钟。结尾松骨峰阻击战又是与

“大闹联合国”交替出现的，所以，全片战

斗场面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文戏”的

长度比例远远超过二分之一，与其他同

类题材战争片相比，真正“打仗的场面”

占比要少，整部电影的节奏感其实是靠

“文戏”来控制的。《志愿军：雄兵出击》的

观众始终被紧紧地抓住，靠的是壮怀激

烈、情绪饱满的“文戏”，还有“武戏”中充

满激情的“文唱”。所谓“文戏”就是通过

对话和表演刻画人物形象，描写心理活

动；所谓“武戏”，就是用动作、战斗场面

制造紧张气氛，抓观众眼球。

很明显，毛泽东的出兵决策过程，主

要是外部矛盾和内心思想斗争的描写。

编导在这半小时的时间内，外部写了苏

联斯大林的暧昧态度，美国总统杜鲁门

和将军艾森豪威尔的蛮横无理，以及朝

鲜形势的严峻复杂；内部描写了周总理

的工作严谨、彭德怀的顾全大局、参谋人

员的尽职尽责、留美工程师列举的精确

数据，以及林巧稚大夫所代表的全国各

族人民的支持。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影

片都以“极简主义”的方式，用最简洁的

镜头语言点到为止。所有这些都是围绕

描写毛泽东心潮起伏、夜不能寐的艰难

决策心态进行的，心理节奏把握十分紧

凑。敌人的威胁步步逼近，迫在眉睫，毛

泽东不得不奋力起身，大手一挥，出兵朝

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观众一直为祖

国命运担忧，直到这时候才放下心来，我

们终于出兵了!节奏就是导演对叙事进

程中观众心动程度的把握，调动一切艺

术手段让观众动心，就是导演把握节奏

的目的。

节奏的高低体现在速度的快慢变化

上，一般动作场面、战争场面速度快，节

奏高，观众为主角的生死担忧，揪心不

已。但《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导演处理，

往往是在“武戏”中穿插“文戏”，甚至把

“武戏”进程打断，变成“文戏”。比如高

潮戏“松骨峰阻击战”就是这种艺术处理

的一个范例。整体上，松骨峰与纽约联

合国形成完全平行叙事的剪辑段落，一

动一静，一文一武，巧妙地表现了毛泽东

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思

想。李晓的一把钥匙不仅串联起父女两

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串联起伍修

权将军和李默尹参谋两个老红军，他们

在两条战线同时按照毛主席的部署作

战。平行的剪辑使得两个战场的戏剧气

氛相互烘托，观众的情绪被调动到顶

峰。伍修权在联合国大喊：“中国人民已

经站起来了!”镜头接下来是战场上连长

戴如义用一个手臂艰难地向敌人射击，

身负重伤的指导员杨少成默默地说：“老

戴好样的!三连好样的!”镜头再切回到

联合国同声传译室，唐笙女士一颗泪珠

滚落。这样的镜头语言，打动了每个观

众的心灵。在战斗场面中，导演不强调

场面的宏大，而是注重人物形象塑造的

完整准确。松骨峰阻击战牺牲的小战士

戏不多，但形象塑造特别完整，前面是指

导员命令他撤退他坚决不下火线，接下

来是他看到连长身受重伤，抽出手榴弹

冲上去复仇，最后冲入敌群里摔倒，拉爆

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铺垫、推进、奋

起、高潮，完整表现了小英雄的牺牲过

程，节奏把握张弛有度，镜头角度俯仰结

合，镜头剪辑长短、停顿并用，整段戏起

伏跌宕，扣人心弦。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文艺史

上催生了许多浓墨重彩的艺术作品，魏

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厥文

的宣传图片《我们热爱和平》，沙蒙、武兆

堤分别导演的电影《上甘岭》和《英雄儿

女》，以及刘炽作曲的两首传唱至今的电

影歌曲《我的祖国》和《英雄赞歌》，这些

都成为我们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凯歌导演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也是

一部可以进入这个行列的艺术精品。

由公木作词、刘炽作曲的《英雄赞

歌》中有这样的诗句：“为什么战旗美如

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她。为什么大地

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抗美援朝

战争胜利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

仍需要这样的史诗，这样的电影。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

授、导演，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美术

片评选委员会委员，原文收录于《2024

金鸡奖艺术赏析》一书）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志愿军：雄兵出击》导演艺术赏析

■文/侯克明

陈凯歌导演在他70岁、从事导演工作生涯的第40个年头拍摄了电影《志愿

军：雄兵出击》。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电影不仅是陈凯歌导演的诚意之作，心血之

作，是独具匠心的艺术精品，也是他再次攀登电影艺术高峰的冲顶之作。


